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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在空气中凝结，所有的窗子都打开，湿润的风绕起窗边

的风铃，响声如银子的碎片，“丁零当啷”落下来。

长长的纱质窗帘卷起，蝉的叫声透过缝隙的一角，高高低

低地渗进来。

前窗是海，后窗是山。

乌云大面积地移动，海呈现冷灰蓝色。随着风的涌动，海

面布下白色网状的泡沫。浪涛吸住气，将白色的泡沫慢慢往上

拔，拔到不能自抑，抖动着匍匐到前边的浪上。两股浪汇集起来，

似乎被一条看不见的杆子穿起，推向前、推向前，一路吸收了

所有的浪，滚成几百米长的一条白墙，高高竖起，再“哗——”

一下砸碎开来。

汁水飞溅，勺子搅和了一圈，付初抱着半个西瓜，边挖边吃。

难得的台风天，三人组决定都在家休息。

老付照例去给徐老送饭了，付初独占了大半个西瓜，想着

边吃边看看有没有妈妈的新邮件。他打开电脑，那就像是一片

荒芜的海滩，只有一两块闪闪发亮的石头搁浅。

那“石头”，就是妈妈的邮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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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初：

此刻，十几头海豚在船右前方，几百米远的地方，为我们

的船领路。

它们犁开白浪，高高跃起，没入湛蓝。皮肤光滑而明洁，

短吻和带着微笑的眼睛闪着光，如同束束烟火，以深不可测的

大海为天幕，摇曳生姿地绽放。

海豚的伴游，会被视作是海上旅行的好兆头。然而实际上，

它们只是为了节省力气——当船在航行时，就会形成一个压力

圈，也相应地形成波流，海豚只要顺着波流游泳，就能大大节

省体力。总之，这是船上的生物学家告诉我的。每当看到我们

大呼小叫，他都会高冷地“哼”一声。

这几天可能不能那么频繁地给你发邮件了。台风最近就像

小狗一样，紧紧咬着我们的大洋一号不放。不过，台风并没有

阻碍我们前进的脚步。

船上的人们都在忙着互相认识——这次航行可是集合了 19

家海洋研究单位的 42 名队员，大家大部分是第一次凑在一起，

就连船长在上船之前都不认识自己的副手、轮机长和水手们呢。

风浪搞得一批人躺在舱里无法出门。他们多半第一次出海，

一直在吃吃吃、吐吐吐，有人把胆汁都吐出来了。你不要以为

躺在船舱里会好一点儿，越是吐得厉害，越是要起来活动，只

不过在颠簸中容易撞在冰冷的舱门上，我的身上可是青一片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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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片的……

船上的伙食非常好，保证每顿饭三荤三素一汤加饮料与水

果，一个星期不重样——知道你爸爸的工作量有多大了吧？就

连吐得走形的人也要吃得饱饱的，不然呕吐会损伤胃黏膜的。

我们的饮用水是靠造水机把海水变成的淡水，有一股咸味

儿。其实青岛的水也有一股咸味儿，所以我在船上时喝牛奶比

喝水还多。

说到牛奶，处理牛奶盒子可是我上船后学到的第一课。为

了不污染海洋，塑料垃圾都要单独处理。牛奶盒要喝完剪开再

冲洗干净收集起来，防止异味，等到回港后再统一回收。他们

嫌麻烦，最后牛奶都是我来喝——真是正中下怀。

哎呀呀，仗着我不会晕船，一下子写了这么多。我们的上

网时间有限，很快就要下线啦！

不知道你的少年潜航员考试怎么样了呢。

对了，台风天千万不可以去海边！我想你应该知道大海发

怒时的力量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妈妈

付初想了一会儿，打开回复框，决定先从考试结果写起……

梅兰竹义无反顾地往前走。转过蔓草丛生的小路，海浪磅

礴的声音便从丛丛绿意后透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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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加快了脚步。泥土被台风带来的暴雨浸得软糯，土气和

水汽相互蒸腾。每走一步，海的味道都直扑过来：爬满藤壶的

礁石，海鸥啄食又遗弃的小鱼，被冲上岸的马尾藻，遗弃在坑

洼里渐渐蒸发的海水……

梅隆一直默默地跟在后边，等看到她走到离大海只有几步

之遥时，他才出声喊起来：“别下去……”

台风让浪疯狂了不止十倍，侵略着每一寸原本属于陆地的

沙滩，带着水沫的风如不可见的手，撕扯着头发。

“是这儿吗？”

“应该是。”梅隆走过来，挨着梅兰竹站立，“你亲生父

母的骨灰应该是撒在这一带了。”

“我想下去看看。”

“今天不行！太危险了！”梅隆很坚决。

梅兰竹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沙子“噼噼啪啪”地打在她脸上。

即使在夜晚，海和天空的边界也清晰可见，海暗沉、阔大，天

空低垂、平滑，它们相接的地方，往往镶嵌着船上明灭的灯。

她还隐约记得父母的模样。5 岁那年的大年三十，他们全

家到奶奶家过年，后来她睡着了。再醒来时，这个世界上只剩

下了她一个人。

后来的事情，她不愿意去回忆，就像她也不愿意叫 5 岁之

前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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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隆是从居委会大妈那儿知道她的，他把她领进孤儿院，

替她办好了所有的入院手续，给她起了新的名字——梅兰竹。

由于梅隆特别喜欢“梅兰竹菊”，便用前 3 个字做了她的名字。

进孤儿院后的前 3 个月，梅兰竹一句话都不说，连一个笑

容都没有。所有人都拿她一筹莫展时，梅隆每天带着她，沿着

海岸线走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海的那一边是什么？”梅兰竹的视线到了天和海的交界

处就无法再前进了，这总不会就是地球尽头了吧？

“海那边还是海！这个地球大部分地方都是海，应该叫‘海

球’才对。”

这个答案莫名地很让梅兰竹心安。

大海将地球覆盖，海峡分割大陆，那么是不是只要有大海

的地方，哪里都不会离得太远？

“小竹，你别去参加剩下的考试了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

“那个男孩儿在干扰你啊！”

“我又不怕他！我要接着考！”

“你可以长大了再考嘛，以成年人的身份参加啊！那时候，

我就管不着你了……”梅隆悻悻地说。

“你本来也管不着我！你又不是我爸！”

梅隆不吭声了，梅兰竹连忙捏了捏他的小拇指，这是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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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表示道歉的小动作。

“你就不能，不能叫我一声‘爸爸’吗？”梅隆低声嘟囔。

这回，轮到梅兰竹不吭声了。

她抬起头。金星在云层中出没，为船打信号的灯塔放出光柱，

圆锥形的光柱吞没了金星，又吐出来。

礁石硌着她，硌得生疼。

爸爸就是爸爸，是有血缘关系的！其他人，不能算！她想。

月亮也被吐出来了，掉进海的沼泽，银芒四射。他们望着

同一片闪光的地方，发起呆来。

这几天老付心情不错，因为深海基地公布了进入复选的少

年潜航员名单。付初、唐冉和沈鱼都入选了，谢蒙却被淘汰了。

复选就在明天，他买了一斤青虾，半斤给徐老送去了，半

斤煮了给付初吃。

“嗨，没想到你真能进复选，我本来对你没抱什么希望，

结果你还真行！”

付初哼一声，慢慢剥虾，虾头和虾皮成了一小堆，老付拿

筷子戳了戳，“这么好的钙质，你不吃吗？”

“不吃！”

“我不在家，你真是让你妈给惯坏了！儿子，等复试结束，

再去看看徐爷爷吧，他老念叨你们几个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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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以啊，不过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”

付初把唐冉家无人机的来龙去脉，和梅兰竹偷录、偷拍蛟

龙号相关信息的事儿都说了，然后问：“你能帮我问问，这算

不算间谍吗？”

可没想到，老付却觉得他是在嫉妒竞争者，还告诉他不要

瞎想，要尊重自己的对手。几句就把付初堵得无话可说。

复试的人选只有 50 人。由于人数少，这次已经不再区分成

年组和青少年组，大家都混在一起。经历了第一次的考试后，

大部分人已经互相认识。他们打过招呼后，便三三两两等候在

体育馆外。

复试的考官是付云涛和唐佳霖，他们给每个人发了号码牌，

说是方便一会儿分组测试用的。

付初和沈鱼拿到了自己的号码牌，大约是因为当初紧挨在

一起报名，付初是 20 号，沈鱼是 19 号，而唐冉是 17 号。原

来谢蒙应该是那个 18 号，但是他被淘汰了，现在的 18 号是个

个子不高的男孩，他眉毛如同两座空笔架，戴着一副不停往下

滑的硕大眼镜，如同一只眼镜猴。

“不知道梅兰竹有没有得到复试通知。”沈鱼捏着号码牌

嘟囔，“唉，1 和 9 都不是我的幸运数字，好想换一个号码牌……”

“我跟你换。”

梅兰竹突然出现在沈鱼面前，“你的幸运数字是几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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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鱼看了看两手空空的梅兰竹，“你的牌呢？”

“我还没拿号码牌呢，你喜欢什么数字，我就去要什么数

字嘛。反正还有很多考生没来，号码牌多得是。”

“居然可以自己去要？我都没想到！我的幸运数字是 6。”

过了十几秒，梅兰竹回来了，抛给沈鱼一个 6 号的号码牌。

“哇，你是怎么要到的？”

“实话实说，就说这是我的幸运数字，就行啦！”

沈鱼忙不迭地道谢，梅兰竹笑了笑，没再说话，只是满腹

心事地盯着付云涛手中的东西。

付云涛握着 50 根黑布条，开始讲考试规则：“大家先用黑

布将眼睛蒙起来，然后听从指令。”

哪想到，蒙上眼睛后整整 5 分钟，房间里没有任何指示。

付初心里飞速地假想着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这是出了意外，还是

考试项目之一呢？

唐冉的眼前游过一丛又一丛的鱼，它们成群结队，在这漆

黑的海底闪露着光点，却不见轮廓，引得他忍不住要伸手去

触摸。

沈鱼想把那道黑布撩开一点点儿，但一只凉凉的手抓住了

她，“我怕，我怕黑……让我抓一会儿。”那声音像是从扭曲

的管道里爬出来的，不知道是谁。

梅兰竹觉得自己仿佛被推进了一个刚好容纳她的微型房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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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。在这想象的世界中，她睁开眼，房顶向她压下来，她急忙

闭上眼，墙壁又挤压她的四肢。她的背抵着地面，想要后退，

却退无可退。

突然，那房顶被掀起一块，爸爸从洞外向这里张望。爸爸

不是梅隆，是那个在她 5 岁时就去世的亲生爸爸。只见爸爸向

她招了招手，可是那个破洞只能容纳一只拳头，她出不去……

就在这一瞬间，房间的墙壁轰然塌陷，意外的是，砖块没

有落到她的脸上。

有人拍了拍她，“你，出列，往前走。”

梅兰竹感觉自己的一部分还残留在刚才的幻觉中，有些恍

惚，但还是依照命令往前走。她被引到一个地方站住了，有人

往她手里塞了样东西，摸起来像是粗大的麻绳，有婴儿的小手

臂那么粗。

“你们现在被分为 10 人一组，手中是一根麻绳，你们可以

用任何办法将它围绕成边长最长的方形，但不能够摘下眼罩。”

这是唐佳霖的声音，“时间是 1 个小时，现在开始吧。”

站在梅兰竹身旁的人用手指捅了捅她，“什么叫边长最长

的方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”

有人说：“绕正方形还不容易吗？我们 10 个人站在四角扯

着绳子就可以了。”

“这道题有问题，‘边长最长’4 个字一定别有用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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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兰竹用手摸索着粗粝的绳子，“这绳子上打了结，总得把结

打开吧？”

“解开绳子会浪费时间的！这是不是考官留下的陷阱，故

意让我们浪费时间呢？”又有人说。

“那只能选出一个领导者了，整个组听领导者的。是不是

陷阱，由领导者来决定。”梅兰竹果断地说，她站到圈中央，“同

意选出领导者的，向前跨一步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这一关的意图应该是考察在有分歧的情况下，

大家的心理状态。”有个声音响起来，梅兰竹听出那是付初。

梅兰竹反唇相讥：“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接我的话头了？”

“我才不是接你话头！是你抢着说了我要说的话！”显然

付初也认出了梅兰竹的声音。

一直沉默的唐冉觉察到这火药味儿，不禁叹了口气，“既

然是一个组的，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过节，是不是应该学着和

解？我刚才想了一下，选领导者的确是个好办法，我同意。”

说着，他向前跨了一步，和梅兰竹站在了一起。

付初心里骂唐冉是叛徒。如果能摘下眼罩，唐冉就会看到

他此刻的眼神像火柴一样，在人身上划一下就要烧起来。

“我弃权。”付初说。

沈鱼跨出一步，对着梅兰竹的方向说：“我站你。”又回

头对着付初的方向说，“我总得谢谢人家给我换了幸运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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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啊！”

唐佳霖和付云涛在监视器中看着这一切，他们两个人盯着

5 组人，有点儿忙不过来。

“涛哥你看，虽然他们都还是孩子，但和成年人一样，一

旦考官不在场，大家各自的反应就更真实。”唐佳霖说。

“是啊，虽然是一个团队，但有人推诿责任，有人想当领导。

摸到绳子打结，有人明明知道却不提出来。”

“我这边有人提出了，但别人一反对就犹豫了。这就如同

潜水器出现了安全隐患，一旦需要集体决策，有的人就会自乱

阵脚。”

“是啊，所以咱们这一关考核的实际上是协作力，一条绳

子就能见人心啊！”

唐佳霖留意到屏幕上梅兰竹那一组的队形出现了变化，半

数以上的人认可梅兰竹做领导者。她很快就决定解开绳子上的

疙瘩，把绳子抻直后，一人一角排成了个方形。

时针和秒针走到了一起，付云涛和唐佳霖走出来宣布时间

到。大家解开眼罩，唐冉看到付云涛端着一个保温杯，对着他

们组做了一个举杯庆祝的动作，然后细细抿了一口茶。

付初还在发愣，他根本不相信竟然是“小偷”带领大家走

向了胜利。这胜利瞬间打了对折，变得不那么可贵了。

一考完，梅隆就把梅兰竹接走了。沈鱼踮脚看着她的背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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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为什么不让她入咱们的伙？我现在有点儿喜欢她了。托

她给我换的幸运号码的福，今天的考试很顺利。”

她捏着号码牌，对于这个提议她一半是认真，但还有一半

是忧虑——对于即将失去团队里唯一女生地位的忧虑。

“她未必答应。别看她看起来和气，其实就像一堵墙，没

有门和窗的墙。”

唐冉说着，停下来。远处雷鼓阵阵，乌云穿行。

他们站在一张巨大的蛛网下，树木经了水汽，蹿出浓烈的

气味儿。下雨了。

好一阵子都没有妈妈的邮件，付初打算写一封给她，写那

些考试里发生的事。写写排完绳子后，他们的那场笔试。

笔试的题目千奇百怪：什么是潮什么是汐？“太平洋”这

个名字是谁起的？我国大陆地区有哪几个彼此濒临的海域？然

后是一堆贝类的图片，让给它们写上名字——这个唐冉一定最

拿手。

付初不知道潮和汐的区别是什么，但隐约记得“太平洋”

这个名字是麦哲伦起的。我国彼此濒临的海域是渤海、黄海、

东海、南海……贝类里他只认识扇贝和鲍鱼的壳。他忍不住抬

头看一眼唐冉，却发现不少人在偷偷摸出手机搜索。结果这场

考试结束前，有一小半的人被“请”出了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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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初看到梅兰竹一边答题一边转笔，显得漫不经心。

他没有因为老付的不上心而掉以轻心，又用了各种办法侧

面去跟付云涛和唐佳霖叔叔打听梅兰竹的事，但他们的嘴巴比

上锁的门还严实，一再跟他强调学员的档案和成绩暂时都是保

密的。

笔试的第二天是一些常规的体检：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听力，

以及心肺功能，还有一堆奇怪的检查，比如是否对氧气敏感，

是否身上有异味儿，需要做的只是穿鞋、脱鞋，抬手、放手，

转身，再转身。

抽血的时候付初故意排在梅兰竹前边，趁机问：“你为什

么要偷我的东西？”

“我没偷啊！我只是从你手上拿回了梅隆买的无人机。”

“那个无人机是你爸送唐冉的，后来又被他送给了我。但

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”

“哦，那可真是巧合。我知道无人机被我爸送给了唐冉爸，

就偷偷摸到唐冉家想要回来，结果撞见你拿走了它。我就一路

跟到车站，用了点儿办法物归原主。”

“送给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了，想要回去，难道不知道

用礼貌的办法？”

“什么是礼貌的办法？”

“礼尚往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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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考试里帮你们获胜算不算？”

“这怎么能算！”付初瞪眼抻眉，“那你后来拍下蛙人考试，

偷录徐老病房声音算怎么回事？”

“到你抽血了。”梅兰竹转移了话题。

可是等他抽完血，梅兰竹已经不见了。只有沈鱼在跟谢蒙

大声讲电话：“我简直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可查的了……连有

没有脚气都要查呢！嗯，是吧，有脚臭的话在潜水器那种封闭

空间里的确挺要命的。据说这一次要筛掉 30 个人！保佑我们‘腹

泻鱼’吧！”

至于梅兰竹，有人看到她匆匆体检完，跟着梅隆走了。唐

冉说得对，她是一堵没有窗子和门的墙——每当你撬开一条缝，

它都会找到办法自动愈合的墙。

即使再不情愿，开学的日子还是如期而至。

整个暑假的后半段，付初都在等“小升初”电脑派位的消息。

去哪里上初中这种人生大事，交给电脑几秒钟就决定了，自己

只需要坐在家里等结果“叭嗒”一声掉下来就可以。

听天由命的结果还不错，“腹泻鱼”全体成员竟然被分到

了同一所学校，而且依然是一所海洋特色学校。梅兰竹会在哪

所学校呢？付初一遍遍地想。

复试的结果几乎是踩着开学的铃声下达的，新的班主任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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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大学毕业生，走起路来还蹦蹦跳跳的。

第一堂课是自我介绍，名字、爱好、梦想、未来，这些听

起来最俗气的字眼最有力量。付初说了少年潜航员的考试，也

说了“腹泻鱼”和唐冉的事。

有人似乎不感兴趣，急急地打断他：“如果你没有通过考

试怎么办？还会这么兴致昂扬吗？”

“如果能够通过自然最好，可即使不能通过，这个过程里

的点点滴滴也会留在心底。所学到的一切，所获得的友谊，这

些都无关输赢。”

“哼，说得漂亮。等你真的失败了，看看还能不能说得出

这种大话。”

付初不喜欢他那种一脸不屑的样子。到底是为什么，身

为同龄人的他们，面目如此不同？那些美好的闪着光的词汇，

看似老生常谈，可就像装点夜空的星星，闪耀在付初的瞳孔

和心中。

没有梦想的人总是如此“现实”。他甚至渴望立刻失败一下，

用事实堵上那张令人讨厌的嘴。可巧的是，当天晚上老付就拿

来了定选通知书。

定选，是过了复试后，第三场考试的名称。这是最后，也

是最关键的一场考试。

没想到，这次没有通过复试的，是沈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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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明明觉得考得不错啊！好奇怪啊，考官是不是搞错

了！”她拽着谢蒙抱怨。

“你的‘不错’是不是误差有点儿大啊……”

“你是体检结果没过。”老付说他去打听过了，沈鱼视力

不达标，还有点儿贫血，考官认为下海有风险，就筛掉了。

三人组竟然损兵折将，沈鱼直嘟囔是名字起得不够好，谢

蒙则提议让唐冉加入进来，可是唐冉却拒绝了。他说家里又有

一个刚开张的馄饨铺，他现在就像守着一张消耗时间的巨口。

“你不要再为家里的事操心啦！你应该去重新参加高考

啦！”付初在电话里对他说，“不要把希望放到我身上，我才

上初一，高考还早着呢。你那么喜欢大海，为什么不考家门口

的海洋大学呢？”

“我？我都辍学一两年了，还行吗？”唐冉犹豫了。

“行！行！你最行了！”谢蒙和沈鱼也在一旁大叫。

“但如果我考上了潜航员，时间上就冲突了啊！我没法又

做下潜培训，又去读书啊！”

想了想，他又自嘲地说：“说得就跟我一定能考上似的。

我还是先参加完定选再说吧。”

直到定选那一天来临，付初才又见到唐冉。也许是太在乎，

他显得异乎寻常地紧张。

“放宽心，考什么咱们没见识过？没什么大不了。”付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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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他鼓劲。

唐冉虚弱地笑了笑，眼下浓重的阴影显示他最近睡得不好。

定选共有 20 个人，付初找了又找，里边却没有梅兰竹。

大家一个接一个爬上船，那是一艘通体雪白的大船。船上

涂有红蓝相间条纹和一个徽章，高高翘起的船头上写着“中国

海警”的字样。

“这艘船……”唐冉喃喃低语，眼神闪动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付初上下看看，没觉得有什么异常。

“没事，只是感慨一下，这艘海警船是 50 吨的，为了咱们

这 20 个人的考试，已经算是海警的大出动了。这可是去过南

海执法的船呢！”

“可怎么能看出来这是 50 吨的船呢？”

“你看看，船上的编号写着呢。”

“1550 ？最后两位数是吨数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看第二位。咱们国家的海警船采用的是四位或

五位数编号，第一位或第一二位表示所属海区，1 为北海、2

为东海、3 为南海，第二位或第三位表示排水量级别，第三四

位或第四五位是船只的编号或以前的编号。比如这艘，1 代表

隶属于北海总队，5 代表 50 吨级，50 代表船原来的编号是‘海

监 50’。”

“哇！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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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些都是以前我爸告诉我的……看来今天的考试是一场

海试。”

直到即将放下舢板，梅兰竹才匆匆跑上船。她一身雪白，

像是飘落至海面上的一小片雪花。

“你怎么才来？”考官叶林责怪道。

她浅浅一笑，费力地擎起随身带着的一只保温瓶，“我在

家里煮奶茶。”

唐冉帮她接过那只看起来不大的保温瓶，意外地竟有沉甸

甸的手感，“居然为这种小事耽误考试？”

“这不是小事！”她郑重地说道。

叶林提醒他们：“安静地坐好，我们要去考场了。”

梅兰竹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，又注意到付初和唐冉，激

动地蹦过来要求他们俩照应她。她四下张望，没有看到沈鱼，

遗憾地摇了摇头，“那个幸运号码牌没给她带来幸运吗？好

可惜！”

“兔死狐悲！”付初奚落道。

突然，船身猛地打晃，所有人都像一筐核桃似的，跳了起来。

“船到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晃？”

三副一边在驾驶台瞭望，一边说：“咱们到胶州湾海域了，

现在海况较差……”

有人指着远处苍茫的海面，说：“看那里的乌云，一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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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暴要来……”

三副暗暗心想，风暴算什么，它在这场考试中只是佐料。

船行驶了 30 分钟后，渐渐到达测试海域。

海面落下暴烈的雨点，仿佛沸腾的油锅。水花亢奋，浊浪

排空，引擎回应着节拍，船加速行驶了一段后，突然一个大转弯。

参加考试的学员们立刻就出了状况，有人扑到船边呕吐不

止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；有人在甲板上无法站立，在船舱内更坐

不住。巨大的船变成了不倒翁，可船员们却面无表情，他们各

司其职，雷厉风行，完全不受影响，腿像生了根一般立在甲板上。

在船开始摇晃的时候，梅兰竹就拉住了付初，而付初则死

死把住船上的一个扶手。他们两个双脚分开，手和身体也不能

移动分毫，否则就再也无法维持平衡。

唐冉则在船上奔走，宛如一只在树梢跳跃的长臂猿，时不

时给晕车的考生递上塑料袋，或者挪动已经昏昏欲睡、行动迟

缓的考生，他们随着船身的每一次晃动都有可能碰到东西，磕

得头破血流。

梅兰竹大声喊：“唐冉，去拿我的保温瓶——保温瓶——”

付初大声抱怨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你的奶茶！”

“我说过了，那些奶茶很重要。咦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唐冉

很适应海上生活啊！”

“他可是曾经去特地训练，克服过晕船的。你的头脑还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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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清楚，看起来也没晕船啊！”

“彼此彼此！我认为，考官是故意挑这个天气测试的，毕

竟不晕船也是潜航员的基本要求。”

这时，唐冉努力抱住那个保温瓶递过来，一伸手，船又晃

动起来，他不得不找个地方站稳。

一个结实的男孩两腿打着哆嗦，倒在角落里，晒得黝黑的

脸庞变得苍白。梅兰竹和付初互换了眼色，拉着彼此在甲板上

一步一步挪动，每一步都像在颠簸的过山车上直立行走。最后，

他们终于摸到男孩身边。付初扶住男孩，梅兰竹则让唐冉拧开

保温瓶。瓶盖翻过来就是一个杯子，保温瓶里倒出琥珀色的茶汤。

“这看起来不像是奶茶啊。”付初闻了闻，“怎么还有点

儿酸？”

“这是酸话梅泡水，里边还加了山楂、柠檬片、苹果醋。

晕船的人喝这个，可以稍微缓解一下。”

“你早就做好准备了？你怎么知道今天考海试？你是不是

又通过什么间谍手段搞到的消息？”付初怒了。

身旁的男孩儿脸色一变，努力压抑着不适感，但还是没成功，

吐了一地。身边几个人原本好不容易忍住了不适感，这下一看

到泛着酸臭味道的呕吐物，也纷纷吐了起来。

梅兰竹唱起了歌，调子在骇人的浪上跳跃。渐渐地，其他

人的声部加入进来。仿佛湿润、温婉的花朵在甲板上摇曳，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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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也慢慢变得透明，消失在其中似的，那些漾上喉咙的胆汁和

身体的疼痛暂时被忘却了。

“唱歌的确可以遏制晕船，把注意力转移掉，就不会那么

难受了。”唐冉惊喜地四下望着，“大家都唱起来吧。”

付初察觉自己似乎又错怪了人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就一言不发，

站起来向船外张望。只见方才盘踞的乌黑云团正快速移动，云

朵磕碰之间，露出金黄的亮光。水波在船尾激荡，船离岸的距

离一寸寸缩短。

付初大喜，连忙喊道：“咱们的船在往回走了！”

他眼尖，又瞅到救护车停在码头上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

“咱们把吐了的人移动到舱门边来吧，一会儿上车方便。”

船刚一靠岸，护士们就用担架把晕船的考生们送上车。

叶林清点了一下通过者，“剩下的 10 个人去下一个考场吧。”

“啊！”大家发出不知是惊呼还是惨叫的喊声，“还……

还考啊？”




